
老
宣
传
科
长
的
水
泥
厂
记
忆

记
忆
中
的
丁
家
庄
小
学

□
李
金
良

□
杨
建
保

融进岁月的
豆豉香

□徐可顺

【味道】

︻
城
记
︼

周六上午，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游人
交织、穿行的缝隙，一行幽黑的大字摄住
我的眼球：老济南豆豉。豆豉？心头震撼的
当口，思绪飘向了岁月的深处。

约十几岁吧。秋收时节，家里从山角
里、地头边、河沟旁收了那开嘴笑的黄豆
荚，四粒的、三粒的、两粒的，摊在场院里。
晒得差不多了，母亲就抡起木锨，猛拍豆
荚、豆棵。豆子在空中蹦着，寻地儿就不动
了。母亲用扫帚、簸箕收起来，挑去小石
子、沙子，把豆子放在大盆里用水淘，再泡
上一阵子，就开始在锅里煮。缕缕白气从
盖帘的缝隙袅袅升腾着，锅里的豆子开始
欢呼，豆之醇香飘然进入鼻孔。

约十几分钟左右吧，豆子差不多熟
了。凉却的当儿，母亲从坡里拔来一些黄
蒿，绿涔涔的，散发出一股沁心入脾的香
味。母亲边把洗净的黄蒿、香椿叶放在盆底
和四周，边把豆子放入其中——— 放上黄蒿
和香椿叶能出味，豆豉才香。豆子放满了，
母亲盖上锅盖，密密实实的，又将两块砖头
压上，防那麻雀、老鼠、黄鼠狼什么的偷吃。

过些日子，母亲就掀开盖帘，看看豆
子的成色。呀！那些圆圆的、蛋黄色的大黄
豆变成了红褐色，彼此相连，表面还浮起
一层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白毛，一股浓烈
的窖香味儿四溢开来。我知道，豆子发酵
了——— 农人说是焐豆子。

焐好了，就摊在用玉米莛子串起的盖
帘上晾晒。其间，还要不断地翻动，把粘成
一团的豆子尽量分开。这当儿，我还时不
时抓起几粒或一小团往嘴里塞。软软的，
嚼碎下咽时，略带苦味，尔后才有一缕涩
香上漾，弥散在口腔、鼻腔。那时，感觉天
天有这个吃，是蛮幸福的，小肚子常常睡
觉前还鼓鼓的。

大概到了小雪时节，白萝卜下地了。
母亲就将萝卜洗干净，切成半寸见方的方
块——— 现在想来很像一块块白净的东坡
肉，放在大盆里。一层萝卜、一层豆豉、一层
盐，顺序添加着，这就是腌萝卜豆豉咸菜。
为了味道鲜美，母亲有时还撒上些香菜。

我喜欢的，不是这豆豉萝卜，而是那
黄褐色、带咸味的豆豉水。这豆豉水，多是
卤出来的萝卜水，还有融在其中的原汁豆
豉香。记得念高中时，早餐从食堂打上一
饭盒玉米粥，把煎饼撕成块放入热气腾腾
的粥中，等煎饼泡软了，倒入冰凉的豆豉
水，用筷子搅和搅和，霎时间就成了口中
馐物，那叫一个香啊！

不怕大家笑话，进入不惑之年，我才
知道少时吃的那豆豉真真身世不凡呢。最
早有关豆豉的记载，当数汉朝刘熙的《释
名·释饮食》，称豆豉为“五味调和，需之而
成。”。近两千年前的《食经》也有了豆豉做
法的述记。豆豉含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
合物和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矿物质、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既是美味食材，又可
入药治病，“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曾用
豆豉治愈过洪州(即今天的南昌)都督的风
寒病。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家卫生部门
也把淡豆豉列入第一批药食同源名录了。

我来济南后，才知道老济南同样钟爱
豆豉。老济南的豆豉，虽然不像乡下那样
土法上马用黄蒿、香椿叶之类调味，但发
酵的原理却无二致。济南人爱豆豉，多与
秦琼有关。相传隋唐时期，秦琼住在济南，
他天天用豆豉调理肌体，结果力大无穷，
武功高强，就连妖魔鬼怪也怕秦琼豆豉
(“都吃”)附上身，所以不少市民在吃豆豉
之余，还把秦琼当做守门神，节庆之际常
将其画像张贴于大门之上。

“大姐，看包装咱这豆豉是槐荫产的，
是祖传的？”

“嗯。于家传的，传了一百多年了。”
“卖得还行吧？”
“还行。这么说吧，打上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豆豉生产厂子转产的转产、停产的
停产，都没市场了。现在干的，都是个人
的；你看看这包装盒上，还写着入非遗了
呢。”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历史
悠久的老济南豆豉，是2015年被列入第五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

望着眼前一字排开的各色各式的豆豉
包装盒，少年光影里的那缕香又在脑海中
复活，继而在舌尖回旋、萦绕。懊恼的是，我
永远也吃不到母亲亲手煮制的豆豉了。

近日，我看到齐鲁晚报“CBD
首栋配套安置房封顶，丁家村村
民明年下半年回迁”的报道和丁
家村即将拆迁的消息，想到了自
己曾经就读过的丁家庄小学，心
中泛起一股眷恋之情。我来到小
学门口，正是暑假，校园里空无一
人。看着眼前这栋五层高的教学
楼和宽阔的操场，脑海中映现出
的是那个曾经四梁八栋、青砖灰
瓦、卵石甬径、丁香馥郁的丁家庄
小学。

回想学生时代，记忆中最深
刻的除了老师、同学，再就是当时
的校园。

当时的丁家庄小学，学校大
门坐北朝南，一进大门，迎面是一
道影壁墙，墙上有灰砖雕刻。影壁
墙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月亮门，鹅
卵石铺就的甬路从月亮门通向大
殿台阶，与台阶前东西向连接耳
房的鹅卵石甬路相连。两条甬路
的东西两侧各有青石做基、青砖
垒砌、白膏勾缝、灰瓦铺顶的厢
房，两厢房门与门之间也用鹅卵
石甬路相连。隔着耳房，厢房北是
一有三层青石台阶的大殿，大殿
也是青石做基、青砖垒砌、白膏勾
缝、灰瓦铺顶。大殿内四梁八栋、
青砖铺地，大殿外飞檐斗拱、神兽
端坐。大殿北门东西侧也是两处
与大殿南门外一样样式的厢房。
大殿南门的甬路之间种着四棵紫
丁香树，大殿北门厢房之间则是
一棵比大海碗还粗的老枣树，学
校的校铃就挂在这棵枣树上。这
校铃有二十多厘米粗，三十多厘
米高，通体紫黑泛绿，钟内边缘和
钟锤则金黄锃亮，一到上课打铃，

清脆的铃声传遍全校。
这就是我入学第一天所看到

的学校。这让我很好奇，因为周围
的民居大都是低矮的土坯房，少
有砖瓦房，就是有也都是红砖红
瓦，学校里这些高大青灰的建筑
风格与周围民居截然不同。还有
那四棵紫丁香树，我长这么大也
从来没见到过，尤其是第二年春
天，紫丁香花散发出来的馥郁香
味，弥漫了整个院落，很多同学都
踮起脚尖扬起小脸，凑近花束嗅
闻。

从1968年9月到1975年7月，我
在这个老式建筑里，上完了小学
和初中。毕业以后的几年间，我曾
经多次来学校，看看这些熟悉的
老建筑，看看我曾经坐过的老课
桌，和熟悉的老师聊聊天，打打乒
乓球。

这期间，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处老宅院最早的主人是谁？

我曾经问过几个老师，他们
都说不上来。我也曾经问过几个
年老的长者，他们都说是清朝光
绪年间济南府里一个状元修建的
老宅，叫“陈家大院”，至于具体细
节就说不上什么来了。

由于村内入学儿童和外来务
工子女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老
校舍已经不能满足教学要求。1993
年，村里拆除了老校舍，在原址上
建起了现在这座五层高的教学
楼。在以后的年月里，每次经过学
校门口，看到新建的教学楼，我的
脑海里就会映现出学校原来的模
样，映现出大殿、厢房，老枣树、紫
丁香。同时，早先的那个疑问也就
越来越大，这处老宅院最早的主

人是谁呢？
2005年，我读唐景椿先生编著

的《济南老街巷》一书，书中“沧桑
巨变老街巷”一章中“耐人品读的
县西巷”一节里，介绍鞭指巷时有
这样的表述：“陈冕……因父逝后
回济服丧，把祖坟迁到历城丁家
庄。他卒后葬在历城现姚家镇境内
的丁家庄。”读到这里，我想，这陈
冕会不会就是前些年那几个长者
们所说的“陈家大院”的主人呢？

于是我上网搜寻，果然，在陈
冕词条下有这样的记述：“陈冕
(1859—1893)字冠生。北京人。祖籍
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清水闸人，籍
贯济南。清代状元，翰林院编修。
早年从师于山东举人、翰林院编
修王芷庭……1892年，其母病逝，
离职回济南服丧。次年，将祖坟迁
移到济南历城丁家庄，并在此修
建‘陈冕大院’(今丁家庄小学)。
1893年(光绪十九年)，在济南病逝，
葬于城东丁家庄。”

由此证实，丁家庄小学那些
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的老校舍最
早的主人就是光绪年间济南状元
陈冕。

过了这个夏天，丁家庄小学
就将随同丁家村一起拆迁，在CBD
东侧的丁家村村民安置小区内也
将会建起一座设施更完善、功能
更齐全的新丁家庄小学。不管这
座新丁家庄小学设施如何完善、
功能如何齐全，也不管它楼层多
高、外观多靓，那个我曾经就读了
七年的丁家庄小学，那些青砖灰
瓦的厢房，那个飞檐斗拱的大殿，
还有那老枣树、紫丁香、鹅卵石甬
路，在我的记忆中会永远铭刻。

我的一生有将近十八年是在济
南水泥厂度过的，追溯往事无限感
慨。

1971年我从部队复员来到了济
南肉联厂工作。后来，我成家立业，
妻子是济南水泥厂的一位矿山职
工，我们住的也是水泥厂的宿舍。于
是，1979年我从济南肉联厂调入济南
水泥厂，从事后勤服务和党委的宣
传工作，从此便与水泥厂结下不解
之缘，开始了与“洋灰”打交道的人
生之旅。

随着我逐渐融入水泥厂这个热
火朝天的大集体，周围那些工资收
入不高、工作环境恶劣，但还是满腔
热情奋战在水泥生产第一线的工人
师傅们时时刻刻感动着我，也让我
真正领略了这些同“洋灰”打交道的
人一颗颗金子般的心。于是，平素喜
欢舞文弄墨的我，就用自己的笔来
书写和讴歌水泥厂的嬗变与职工的
风采。

追寻着济南水泥厂的成长轨
迹，我了解到，早在1920年民商朱敬
舆投资18万元，在当时的济南市刘
长山东麓创办了济南致敬洋灰股份
有限公司，这就是济南水泥厂的前
身。第二年，公司请领了开采刘长山
的执照，聘用德国技师、购进德国设
备筹备生产，1935年投入批量生产，
成为济南第一家立窑水泥企业，也
是山东省境内最早的水泥企业之
一。建国前济南市工业水平低下，只

是年产低标号水泥不过几千吨的小
厂，据称，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
榘在该厂也拥有股份。成立于上世
纪二十年代的致敬洋灰股份有限公
司，于1958年正式更名为济南市水泥
厂，生产矿渣硅酸盐水泥；而厂区所
在的道路，也就被命名为水泥厂路。

解放后，国家大力发展水泥工
业，济南水泥厂作为济南市骨干企
业受到大力扶持，由年产几千吨水
泥发展到年产50万吨水泥、职工近
三千人的大中型水泥骨干企业，是
济南市的利税大户，泉城建材行业
的标兵，济南市的产业发展该企业
功不可没！

曾几何时，济南水泥厂是全国
水泥工业的先进企业，其生产的“黄
海”牌水泥以优质、高产、低消耗享
誉全国，出厂水泥百分之百合格，富
裕标号合格率同样是百分之百，连
续二十年保持国家水泥质量银质奖
(国家不设水泥金质奖)。建厂几十年
来，济南水泥厂水泥质量一直是全
国立窑水泥厂质量的排头兵。

一开始进厂，我干的是木工模
型工，每天和木锯、墨斗及木型模具
打交道。1982年，我从木型工岗位调
入厂宣传科，从科员一直到宣传科
长干了十几年，亲眼目睹了济南水
泥厂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直至实
现微机自动控制系统管理的科技进
步里程，见证了改变水泥生产的落
后面貌，全面实现优质、高产、低耗、

文明生产提高劳动炉产的辉煌。在
济南水泥厂人的不懈努力下，出厂
的水泥40年保持100%的合格率，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在国家重点工程北
京亚运村、天津塘沽港建设中享有
盛誉，还被上海市列为免检产品，多
次获国家建材局质量管理奖，被批
准为国家级六证产品，许可使用国
家质量认证标志。济南水泥厂把“质
量第一”落实在行动上，使“黄海”牌
水泥于1979年获得首批国家质量银
质奖。还获得了省建材工业文明生
产先进企业称号。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全国新闻
单位开展的“质量万里行”活动中，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
济南水泥厂精心抓质量，努力降消
耗，让“黄海”牌水泥享誉全国，重点
工程争相订购，供不应求的新闻。当
晚济南市市长给当时的济南水泥厂
厂长穆家梁打来祝贺电话，第二天
一上班，厂长和党委书记还亲临厂
宣传科来表示由衷的祝贺。

产品好、厂风好是一种美好的
企业传承。济南水泥厂不搞技术垄
断，热心为兄弟单位提供无私援
助，多年来先后派出技术人员赴河
南、河北、云南、海南、辽宁等地十几
家水泥厂提供技术协助。江苏有家
水泥厂产量达不到设计要求，厂子
派出水平过硬的技术人员，协助该
厂找原因、破难题，使该厂水泥台时
产量迅速提高了一千多吨，水泥标
号也由过去的450号提高到550号，仅
此一项，该厂就年增效益500多万元。
青海一家水泥厂建厂时间短，技术
力量薄弱，济南水泥厂三次派人解
决立窑锻烧的技术问题，还为该厂
培训了二十多名技术工人，使其产
量比过去提高50%之多。过硬的技
术，无私的援助，受到上级和同行
厂家的好评，济南水泥厂连续多年
被评为山东省建材系统精神文明单
位。

2000年以后，环保与人居质量越
发受到重视，几家水泥厂造成的大
气污染严重影响济南市的空气质
量，而落后的水泥立窑生产工艺均
属淘汰之列，从长远利益出发，市政
府忍痛割爱，决定将济南水泥厂、济
南东方红水泥厂迁建出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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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本文作者在济南水泥厂办公

楼前留影。

当年济南水泥厂生产立窑车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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